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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都市现代性的投影 

———新感觉派小说中的游荡者形象分析

王志谋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系，贵州 兴义 ５６２４００）

［摘　要］作为３０年代城市文学的代表，新感觉派小说中出现了一个游荡者群体，他们游荡于碎片化的空间与加速行进的时
间中，体验着城市之流中的沉醉、自由与悲观怀疑，但仍然义无返顾地投入并追逐着都市消费文化。作为３０年代上海现代
性的直接观察者与体验者，这些游荡者们并没有对城市文化本身作过多的反思，半殖民地的社会与文化处境先在地设定了

西方文化的优先地位，都市及其“颓废”，在游荡者们看来，都是“时代列车”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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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荡者（ｆｌａｎｅｕｒ）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过程
性现象。这一概念最初产生于１９世纪的巴黎，当
时一类有钱有闲而无正式工作的人，不满于资本主

义社会缺乏想象力的刻板生活，游荡于城市的各个

角落观察、体验都市，他们被称为游荡者。［１］其后，

经由波德莱尔、本雅明等及一大批理论家与批评家

的丰富，这一概念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并频繁地

出现在分析家的笔下，以探讨现代与后现代状况。

“作为一种社会人物、一种修辞比喻、一种研究现代

性的概念，‘漫游者’不再是１９世纪的巴黎所独有
的现象，每个时代乃至国家都有这样性质的人。”［２］

他们与城市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暧昧

关系，是考察对应都市现代性的一个最佳视角。

本文以游荡者概念为分析的理据，进入３０年
代上海新感觉派小说，希图通过分析其中的游荡者

形象，管窥当时上海的现代性状况。

　　一　近代中国城市化的特点

鉴于游荡者与城市的密切关系，进入具体分析

之前，有必要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作一简要

回顾。

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是中国城市化的直接动

力，其目的是为了拓展其海外市场及寻找新的原料

产地，这一城市化的启动方式造成了中国城市化过

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３
作者简介：王志谋（１９７８－），男，湖南双峰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王志谋：半殖民都市现代性的投影———新感觉派小说中的游荡者形象分析

程中的先天缺陷。

首先，它造成了城市发展中的低工业化与娱乐

业的畸形繁荣。“由于西方人对在华通商贸易更有

兴趣，因此城市经济商业化的浪潮相对出现较早，

来势较猛，在五口通商时期便已经形成。而工业化

的浪潮则姗姗来迟。”［３］“上海这个大商业中心，一

向是靠贸易建立起来的———同中国广大内地的贸

易，同远方大陆的海港的贸易。工厂呢？谁也没有

考虑过，除几家外人兴办的丝厂外，租界上根本没

有工业生产。”［４］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造成了现

代城市的畸形繁荣，许多租界城市跨越了资产阶级

发展过程中必经的由生产性积聚而带来的一系列

社会现象，直接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最为典型

的是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

其次，低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造成了更为严重的

失业问题。面对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农村破产凋

敝，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但近代城市化进程中以商

业为主，工业化发展严重不足的形势造成就业机会

匮乏，许多涌入城市的人口由此沦落底层，并由此

造成了尖锐的民族对立与阶级对立。

总之，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与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原发的城市化进程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中国

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工业化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启动

的，相反，建国前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商业与消费为

主要特点的，中国的城市是作为殖民国家的海外原

料产地与商品市场被城市化，这一过程中，更少工

人对枯燥生活的抗议，更多失业人员的生存挣扎，

另一方面，海外输来的光怪陆离的商品携带着现代

理念对有闲阶级形成了极大的诱惑。

　　二　新感觉派小说中游荡者的代表性及其存
在方式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物质与
消费现代性前所未有的凸显，文学中出现了一个密

集的游荡者群体，从左翼小说到京派文学到新感觉

派，都对这一新兴的城市个体进行了描绘。［５］但这

一形象塑造最为集中，同时也最能代表这一时代城

市文化与游荡者关系的，还是以上海的消费场所为

主要表现对象的新感觉派小说。

新感觉派在创作理念与方法上直接受外国文

学影响，其中既有日本新感觉派的观点，也有意大

利未来主义与法国象征派的元素，后者直接联系到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点［６］，可见，在其源头上，新感

觉派就有着游荡者的血脉。“西方及日本唯美—颓

废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在２０年代后期和
３０年代初期的几年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
度。”［７］波德莱尔等的作品被全面引进，并产生了较

大影响。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影响的发生既要

有外来的刺激，也要有接受主体的诉求，“在两次世

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的

大都会。”［８］外滩各种欧式建筑林立，南京路上四大

公司风格各异，跑马场、咖啡馆、影剧院、舞厅、赌

场、公园等共同营造了一种异国风情与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外滩的银行、海关、洋行，辐射进南京

路的百货业、房地产业、饮食服务业，再带动市政管

理、新闻出版、文化娱乐这种由现代商业作为强大

支柱而构成的崭新消费文化社区。”［９］由此，上海的

整个城市结构都发生了现代化转型。此外，蜂涌而

至的人口也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面貌，据统计，到

１９３４年，上海的职业人口（不包括失业人口）已近
１００万。［１０］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的这一繁华盛况，
决定了城市文化处境下新感觉作家们的艺术思维

方式与表达途径同上述流派的契合，正是在这一相

似处境的前提下，新感觉派博采众家，形成了其以

“感觉”为核心的艺术思路，城市成为了其主动“感

觉”的客体。而“感觉”，正是游荡者的核心质素。

通过感觉，游荡者体验都市，把捉其与城市的关系，

进而实现一种风格化、艺术化的生存。“变幻不定

的视点，快速多变的语调节奏，光与影的更迭交错，

这些被视为新感觉派的文学技艺使上海这座当时

最为现代的都市物态，声、光、色、味俱现其中。”同

时，“它（海派小说）对上海洋场的人性风景的体察

与描摹，却浸润了一种智性精神。”［１１］可以说，新感

觉派作家们首先自身作为游荡者融入都市，继而塑

造了现代文学史上首批真正现代意义的游荡者。

值得注意的是，新感觉派塑造的游荡者更多的

时候并不呈现为可见的文本形象，而是作为隐身文

本画面之外的叙述者出现。“叙述者是叙事文交流

中的构成因素，任何表达或对表达的记录都包含着

一个讲述它的人，因此，叙述者在文本中不是可有

可无的，而只是在文本中参与程度不同。”［１２］新感

觉派小说中的游荡者有时会在文本中露面，如《上

海的狐步舞》结尾时非常“突兀”出现的作家，但更

多的时候，他是隐身幕后，通过他的眼睛为读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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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都市的面貌。

以下逐层分析新感觉派小说中游荡者的游荡

时空及其游荡体验，进而探究游荡者的主体特征：

　　三　新感觉派小说中的游荡者形象

１．游荡时空：碎片化的空间与加速行进的时间。
张英进认为，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从２０年代开始，
空间开始被时间穿透，体现为一种时间化的空间，传

统空间界限的稳定性不复存在。［１３］人们不再拥有一

种清晰的空间定位，变成了“异己环境中的短暂逗留

者”。因此，城市变成了迷宫，游荡者成为了在时间

之流中探索迷宫的冒险者。有研究者注意到，新感

觉派的文学是一种“无家”的文学，“家”这一代表稳

定与封闭的结构在新感觉派的小说中被放逐，取而

代之的是被蒙太奇化的、快速切换的街道景观与娱

乐场所图景，它们构成了一幅混乱、斑驳，并频繁跳

跃的画面，挑战着主体稳定的心理状态。

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

调化妆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

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

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灯，有了高跟儿鞋，也

有了钟……［１４］

五色的光潮，勾勒着城市的变幻的面貌，酒（代

表刺激与亢奋）、灯（幻景的来源）、高跟鞋（欲望的

象征）、钟（时间的记录者，在无法把捉的空间中唯

一为主体定位的客体。“现代城市人在空间中生

活，却以时间来思考”［１５］在主体的视野中交错迭

合，游荡者努力要把握都市与自我，但却只能在幻

想与欲望的海洋中沉浮与挣扎。

在这交错迭合的混乱空间图景中，游荡者表露

出一种时间上重新定向的迫切感。刘呐鸥《两个时

间的不感症者》以一幅戏剧性的画面表现了这种迫

切诉求及其在作为现代城市欲望与生活方式化身

的尤物型女性面前的失败。小说描述了一个赌马

的男子Ｈ在赛马场与一女郎偶遇，同去咖啡馆，出
来后，遇到另一与女郎相约的男子 Ｔ，于是三人同
去舞厅，Ｈ产生妒意，女郎遂对这个遵循缓慢优雅
节奏的Ｈ道出了其生活方式：“真是小孩。谁叫你
这样手足鲁钝。什么吃冰淇淋啦，散步啦，一大堆

唠苏。你知道Ｌｏｖｅ－ｍａｋｉｎｇ是应该在汽车上风里
干的吗？……我还未曾跟一个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一块儿过
过三个小时以上呢。这是破例呵。”如果注意到新

感觉派作家们对都市生活的投入态度（穆时英说：

“人生是急行的列车，而人并不是舒适地坐在车上

眺望风景的假期旅客，却是被迫着去跟在车后，拼

命地追赶列车的职业旅行者。”［１６］）、其创作风格上

的快节奏、叙述人在小说叙述中的情感偏向，及最

终以女郎怪罪二人没有以高效的方式用掉分配给

他们的时间，撇下沮丧的他们赶赴第三个人的约会

作为小说结局的处理方式，我们发现，女郎的时间

观也正是作为叙述人的游荡者们对时间的体验与

把握方式。优雅舒缓的田园节奏被裹挟进都市之

流，游荡者在对时间的重新定位中留下了一个追赶

时代列车的仓皇剪影。

２．游荡体验：城市之流中的沉醉、自由与悲观
怀疑。碎片化的空间与加速前行的时间形成了一

股裹挟一切的城市之流，新感觉派笔下的游荡者们

尚未形成一种独立于潮流之外的主体自由，因而，

其对都市的观察与传统的悠闲自在状态有着显著

的差异，城市形象并没有在其注视中获得秩序，而

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异质性存在，与其形成一种相互

勾引、诱惑、洞察，以及隐隐的对峙。

街上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

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蝇眼，“啤酒园”的乐天的醉

眼，美容室的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

的伪善的法眼，电影院的奸滑的三角眼，饭店的朦

胧的睡眼……

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轮里开

了都市的风土画：直立在暗角里的卖淫女；在街心

用鼠眼注视着每一个着窄袍的青年的，性欲错乱狂

的，棕榈树似的印度巡捕；逼紧了嗓子模仿着少女

的声音唱十八摸的，披散着一头白发的老丐；有着

铜色的肌肤的人力车夫；刺猬似的缩在街角等行人

们嘴上的烟蒂儿，褴褛的烟鬼；猫头鹰似地站在店

铺的橱窗前，歪戴着小帽的夜度兜销员；摆着史太

林那么沉毅的脸色，用希特拉演说时那么决死的神

情向绅士们强求着的罗宋乞丐……［１７］

每一个城市空间，在叙述人眼里都有着一双欲

望的眼睛，“色情”、“饕餮、“乐天”、“欺诈”、“亲

昵”、“伪善”、“奸滑”、“朦胧”……，各怀私心。在

此，都市之于叙述者，就是一头张着贪婪大嘴的、择

人而噬的怪兽，而卖淫女、巡捕、老丐、人力车夫等

则是盛开在都市边缘的“恶之花”。但另一方面，新

感觉派的叙述者们又不能摆脱物质与欲望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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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热衷于描述各种最新款的外国车（它们是“城

市文化不可缺少的指标，是速度、财富、刺激的象

征”［１８］），出入咖啡馆（陶醉的场所）、舞厅（带来性

幻想的地方）、电影院（集中的刺激与上帝感）、赛

马场（速度与紧张感），对各种消费品充满了喜爱和

迷恋。此外，密集的人群也为他们带来全新的自由

体验，这使他们对城市生活更为沉迷。“生活就是

与他者（其他人，其他像我们一样的存在物）一起生

活”（《游戏》），这就意味着不断发生的相聚与离

散，因此，传统的人际交流方式不再重要，茫茫人海

中的片刻相遇使欲望以更直接的方式表现与满足。

新感觉派游荡者们热衷于与各种时髦女郎或长或

短的从视觉到肉体的相遇，在这种“过渡、瞬间与偶

然”的相遇中，游荡者获得了一种游戏的自由。

对都市社会的这一矛盾态度，使游荡者本身的

体验也分割成了对立的两极：投入地沉醉与悲观的

怀疑。他们一方面不停地追逐（穆时英关于追赶时

代列车的比喻）现代化所带来的新感受，捕捉消费

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享受娱乐场所提供的各种刺

激与幻想，沉迷于人群中的自由体验，积极投身于

都市潮流的前线，“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

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

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黑

牡丹》）另一方面，他们又注目于现代性所带来的各

种丑恶现象，常常产生一种挫败与孤独感。在新感

觉派叙述人所描绘的都市故事中，诱惑之中更多的

是陷阱：性的挑逗与戏弄、资本投资的陷阱、感情的

贬值、道德的沦丧……，“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

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

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公墓》）从这个角度来

看，《上海的狐步舞》中那句著名的话———上海，建

在地狱上的天堂———就不仅仅是对阶级问题的描

述，同时也是从人性完整的角度表述一种对城市生

活的悲悯与失望。

３．主体特征：投入、悲观与无尽的追逐。李欧梵
在《上海摩登》中质疑了张英进以游荡者概念对黑婴

作品《当春天来时》中主人公的分析，认为其“太沉迷

于他所提供的销魂时刻，而不能获得一种暧昧的、讽

刺的超然态度。”［１９］撇开张英进对李欧梵的反批评

不谈［２０］，后者至少指出了一个事实：新感觉派作家笔

下游荡者主体性的缺失。事实上，整个新感觉派作

家群一直都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性

情感之中：既被左翼对资本主义颓废的批评所吸引，

又对颓废本身着迷［２１］２６９，这样，无论对都市享乐主义

的态度如何，无所不在的反殖民情绪都将“颓废”作

为城市文化本身的属性这一点遮蔽了，颓废变成了

殖民主义或世界主义的生活方式，对颓废的批判，也

就变成了对殖民主义，而不是城市文化本身的批判，

主体的摇摆相应地变成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

的冲突。这样，分裂主体的身份认同就变成了一个

政治问题，进而导致了其对这一问题的回避而呈现

为一种主体缺失的空心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

状态的前提仍然是线性发展观，认定非殖民的资本

主义状态为“时代列车”行进的方向。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新感觉派

游荡者的主体特征：对城市文化的投入、悲观与无

尽的追逐。如前所述，建国前上海城市化的特点之

一是低工业化与消费业的畸形膨胀，跳过全面工业

化阶段直接来临的物欲刺激，导致新感觉派游荡者

对城市理解的狭隘与表面化，进而导致其对消费与

享乐不加戒备的投入。新感觉派叙述人的游荡空

间集中于舞厅、影院、夜总会等社会娱乐与闲暇场

所，在此，他们检点都市空间中富于动感与刺激的

画面。如“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 Ｓａｘｏ
ｐｈｏｎｅ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
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

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上

海的狐步舞》）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法国先驱者有

着内在的一致。不同的是，他们虽然也描写底层，

但这种描写只是一种浮光掠影的描写，更多停留在

现象的层面，很少进入文化本身的层次，这就导致

了其悲观情绪的个人化与浮浅。

穆时英早年凭描写城市流氓无产者的《南北

极》登上文坛，随着对城市生活的深入，他认为：“二

十三年来的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坠了下来，失去

了—切概念，一切信仰；—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

糊了起来。”［２２］本应产生与强化于城市社会的阶级

观念在都市物欲的冲击之下反失去了其说服力。

刘呐鸥与施蛰存也有着类似的转向。可见，对新感

觉派游荡者来说，投入都市，特别是都市消费文化，

是其更为内在的趋向。其对城市（这里是西方文化

的代表）的悲观往往是被城市打败的悲观，是跟不

上城市节奏的悲观，而城市文化本身的不合理性则

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充分与半殖民的语境中有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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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被忽略。这一点，在刘呐鸥的摩登女郎塑造中

表现得相当明显。这些摩登女郎们往往以欧化与

挑逗性的外貌出现，“带着强烈的巴西咖啡的香

味”，有“笔挺的鼻子”，穿欧式短裙，她们随意戏弄

保守的东方男性，而后者往往毫无还手之力，这种

以象征性符号所展现的文化较量宣告着西方文明

的优越。因此，城市文化本身的问题被置换成了西

方与东方、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这一结果进而导致

了新感觉游荡者们对城市文化的进一步追逐。

　　结语：３０年代上海现代性的投影

以上从新感觉派小说中游荡者的游荡时空、游

荡体验与主体特征三方面对这一形象进行了分析，

概而言之，作为３０年代上海现代性的直接观察者与
体验者，这些游荡者们并没有对城市文化本身作过

多的反思，他们见证了城市的五光十色，也目睹了街

角的丑恶疮疤，但并没有发展出一种对待城市文化

所应有的批判性态度，在主体姿态上，他们首先就设

定了“都市西方”［２１］４３的优先地位，对其艳羡、追逐，

惟西方文化马首是瞻。联系到自龚、魏以来数十年

间层积的落后焦虑，我们当然无法对前人作超出其

历史阶段的指责，但在对这一形象的把握中，我们能

更为清晰地看到半殖民地国家后发现代化所带来的

历史的、民族的与时代的心理阵痛与纠结。

总之，“由于半殖民地性与来自世界中心大都

会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紧密相连，因此就有可能使

欧美文化取得凌驾于本土文化之上的霸权地位，同

时在文化上被殖民的本土文化精英也同样地支持

这种霸权。”［２１］３０９新兴的城市文化由于其与西方现

代化都市的紧密联系，具有无可置疑的先进地位，

于新感觉派游荡者而言，或者，绝大多数当时的国

人而言，中国的城市令人悲观，但这只是中国的问

题，而不是城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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